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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因1997年的一次雲南遊，對中國西南民族研究

產生濃厚興趣。1999年政大民族系碩士班畢

業，論文是《賽夏族祈天祭的研究》，指導老師是

當時民族系的系主任林修澈教授。2000年初，到北

京參加入學考試，幾個月後，便收到中央民族大學

錄取通知書，當時毅然決然辭職離開工作十多年的

廣播電台，負笈北京。

學校位於北京海淀區，北大、清華、人大等頂

尖大學也在本區，校園裡許多建築是由著名建築家

梁思成設計的，很有古樸味。校區的高大銀杏在秋

天展現迷人的金黃色，我喜歡在傍晚散步到音樂學

院附近看落葉，聽琴房裡傳出的各種樂聲。民大學

生一半以上具民族身分，與同學相處久了，並不覺

得作為少數民族有什麼特別，只有西北的維吾爾

族、哈薩克族學生外觀上較接近西方人。校內外各

省風味的餐館、小吃很多，飲食非常方便，我與同

學們最常去的是民大西門外一家名為金孔雀的傣族

餐館。北京冬天很冷，印象很深刻的是某次大雪，

我與也是政大民族系畢業，就讀中央民族大學藏學

院的兩位學妹踏遍校園裡的積雪，其中一位學妹陳

乃華後來到北京大學讀社會人類

學博士班，目前在青海民族學院

任教。

人生導師

我的博士導師宋蜀華教授早

年留學澳洲，是著名的民族學

者，除了課業，也非常關心學生

的工作、家庭、生活。同班同學

有三位，分別是來自重慶苗族、

廣西仫佬族及雲南彝族。上課多

半到老師家，以討論的方式進

行，西南民族研究必須接觸許多

史料，特別是古代史料，如《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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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諾族報導人，女主人布魯則（左一）、阿二（中），與作者坐在干欄式建築露台旁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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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華陽國志》等，壓力非常大，我把

大部分時間都放在書本上了，課餘最多到學

校附近的紫竹苑公園散步，遠一點搭車到頤

和園，或者到北大旁的書城逛逛。

對我而言，宋先生既是經師，更是人

師，他經歷過中國多次「運動」對知識份子

無禮的羞辱，偶而聽他談起那段生活，總是

雲淡風輕一笑置之，我找到當年課堂筆記裡

寫下對老師的印象：

老師治學嚴謹，就連上課也極少談及私

事，同學們對老師的名氣甚為敬仰，所以上

課時更不敢隨便談笑。當然，老師畢竟是位

溫和的長者，某次，正討論著史料運用的問

題時，老師說到了數十年前中央民族學院的

老師們下放勞動的情形，當時老師已屆中

年，但仍有年紀更長的先生們同時被遣到了

湖北的農村，如吳文藻、林耀華、費孝通等

人，在天熱時，老先生們也隨俗地打著赤

膊。老師談及這段往事時，眼中閃著神采，

對那段生活的回憶出乎預料的愉快，或許當

年他能與自己的老師輩一同下鄉共同生活及

勞動，在精神上的獲益反而超過了時代帶來

的荒謬，老師的笑容是對當時生活的追憶，

也是對師生之情無限景仰的反映。

宋先生對我的影響在畢業後逐漸體現出

來，特別是面對逆境，內心出現放棄或妥協

的念頭時，宋先生談這段經歷時的樂觀態度

總能鼓舞我再度前行。遺憾的是，宋先生在

我畢業後的第二年，不幸因心臟疾病驟逝，

這段師生情非常短暫。

從學習田野調查到完成論文

修完學分，2002年暑假，到雲南西雙版

納基諾族村寨作田野調查，基諾族在1979年

被「識別」為中國第55個少數民族，大部分

居住在景洪市基諾族鄉，2000年時有兩萬多

人。透過民大學長介紹，我在距離鄉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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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中央民族大學上完宋蜀華教授最後一堂課後與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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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巴朵寨住了下來，報導人家庭有七個成

員，祖父母、父母、兒女、及外孫。家屋是

干欄式建築，環境整潔，周邊全是茶園和橡

膠園，遠一點有水稻田，是典型的農家。男

主人外形頗似非洲布須曼人，女主人是織布

高手，家中的年輕人阿二當年26歲，與我非

常投緣，由於他的協助，調查還算順利，女

兒嫁給傣族，帶三歲外孫回娘家住，祖父母

很有趣，兩老吵架冷戰，祖父另外搭屋居

住，只有晚餐才會回家吃，祖母專養一頭

豬，準備在基諾族最重要的節日「特懋克」

時宰殺宴客。

基諾族原被歸為彝族的一支，但受周邊

傣族影響較大，被劃歸為單一民族後非常努

力的保存傳統語言文化，我常去巴朵寨附近

的基諾中學找其中住校的兩三位漢族老師聊

天，他們共同的煩惱是初中一年級學生幾乎

不會流利的漢語，只會說基諾語，這個現象

和台灣的原住民族語使用現況剛好相反。夏

天是當地雨季，非常潮濕，我在不同寨子間

移動訪問大都步行，偶而會搭乘拖拉機或摩

的（計程機車)。當地生活艱苦，很像台灣家

鄉1960年代的情況，物資非常缺乏，我有時

嘴饞，會特地坐公車到景洪市喝咖啡，再採

買一些肉類回家。報導人的兒子阿二正是面

臨婚姻的時刻，有一晚我被他們父子吵架驚

醒，就是為了阿二鍾情於同族一位女教師，

耽誤好長時間，惹的父親不高興，過了兩年

阿二還是妥協娶了一位哈尼族的女孩。

2003年初春，論文初稿完成了，4月初，

我從台北到北京，剛進校門，整個城市就因

為非典（SARS)分區管制了，恐怖的傳染病

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作息，學校裡也有少部分

的師生感染，使得所有人更加戒備，成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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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民族大學就讀時的三位同學，分別為苗族的石茂明（左一）、彝

族張宏宏（左二）、仫佬族的路義旭（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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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口罩，幸好學校餐廳還能供

餐，民生問題得以解決。我的論

文修改、列印都靠校外同學協助

才得以和指導教授討論，當時台

灣也回不去了，整天想著疫情是

否會影響自己的畢業時程。到了4

月下旬，情勢得到控制，我得到

一張可以進出校園的識別證，這

才使得論文能順利定稿，5月下旬

論文答辯，以《文化變遷與認同-

賽夏族與基諾族的考察研究》這

篇論文拿到學位。

完成論文回台灣後的每隔一

兩年，我會在北京或雲南選擇一

處飛過去探望同學及基諾族家人，為同學們

的成就慶賀，更為了基諾族村寨逐漸擺脫困

難而高興，當年報導人家裡的祖父母已相繼

去世，阿二也已屆中年，當年那位才三歲外

孫，如今已經是帥氣的高中生。回顧那段奇

妙旅程，我很慶幸此生有這麼一段經歷。

從學術界到從政

中國的民族學研究有兩個特色：「一是

與歷史的結合比較緊密；二是應用於社會的

實用性質大。」後者大致是我回台後主要的

研究發展方向，在碩士班就讀時，雖然早就

打定主意以賽夏族作為論文主題，但是在蒐

集資料及田野過程中，發覺自己對本民族文

化了解甚少，顯得底氣不足，這個原因，促

成了日後我堅持回鄉服務，扎根於田野的契

機。因我早年曾經考取公務人員特考，不久

順利進入縣政府工作。但在經辦原住民族事

務的過程中，深深覺得行政人員受到太多制

約，一段時間後，便心生不如歸去之感。

2008年底我毅然投入基層民意代表選舉，獲

選為苗栗縣議員，至今為第二任。雖然職務

不同，卻都是站在第一線為族人服務的工

作，除了一般選民服務，我個人仍然以原住

民族的教育、語言、文化紀錄及推動為主，

特別是持續以參與者的身分，以影像、聲

音、文字記錄賽夏族的物質文化、傳統祭儀

和生命禮俗，多年來也累積了一定成果。這

個工作，我會當作使命持續做下去。

我的民族學博士之路與從政的抱負

潘秋榮

賽夏族，苗栗縣南庄人，1956
年生。國中畢業後曾服役軍中

八年，退伍後入世界新專廣播

電視科，1999年政大民族系碩
士班在職進修畢業。曾在中

央廣播電台任職近十五年，後

辭職到北京進修。曾任職於賽

夏族民俗文物館，現任苗栗縣議員。

基諾族稱老太太為api，後面是長得很像布須曼人的基諾族報導男主人
腰漂。


